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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禹是恢复高考后第一
批 考 入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新 闻 系
的 大 学 生 ，毕 业 后 分 配 到 北 京
日报社，一干就是三四十年，从
一线记者做起，曾任《新闻与写
作》杂志主编、《北京日报》副刊
部 主 任 ，退 休 后 又 被 报 社 领 导

“摁”在北京市杂文学会秘书长
的任上。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
位热心人、有心人，也是一位酷
爱 写 作 、颇 重 情 义 、闲 不 住 的

人。继出版诗集《失去》之后，今
年 五 月 ，他 又 出 版 了 人 物 散 文
集《留恋的张望》。

有着新闻人特有的敏锐洞察
力与阅人嗅觉且具备作家细腻而
又灵动笔触的培禹兄，在这部记录
人生过往的著作中，翔实讲述了与
王洛宾、臧克家、李滨声、刘绍棠、
浩然、乔羽、于蓝、李雪健、梁衡等
近 20 位文化名家的交往故事，以
饱蘸深情的文字，精心勾勒出与他
们交往的记忆拼图，将生命中值得
留恋的那些张望，如数家珍地娓娓
道来。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独
特而又难得的张望，曾经给作者带
来怎样的感动和激励，成为赋能人
生的永恒力量。文学照亮人生，读
者通过阅读《留恋的张望》，又能够
屡屡被曾经感动过作者的一个个
细节打动，从中领略人生百态，感
悟为学处世之道，汲取到滋润生
命、砥砺前行的力量。

在记述与“西部歌王”王洛宾
老人交往的文字里，作者深情回
忆起到新疆采访时第一次拜访王
洛宾的情景，详细讲述了想方设
法、不辞劳苦促成这位老艺术家
最后一次登上首都舞台，举办“王
洛宾艺术生涯 60 周年纪念演出”
的经过，生动刻画出老艺术家以

“观众喜欢”为最高艺术追求的高
尚境界。尤为难得的是，王洛宾先
生还为李培禹写的诗歌《这支歌
不再有旋律》谱了曲，后发表在
《音乐周报》上。在给素不相识的
音乐爱好者签名时，王洛宾信手
写上：“音乐使人向上！”这些引人
入胜的故事，很好地回答了王洛
宾为什么能成为深受人民群众爱
戴的音乐家的问题。那就是他在

“用全部真诚与爱心写就人生的
乐章”，即使人已不在，那无数优
美的旋律，人们也会永远永远传
唱下去。

读到《留恋的张望》，翻开首
篇即是记录作者与王洛宾交往的
文字，不由令人感叹新闻人得天
独厚的采访际遇。其实，在这部书
里，值得慨叹的故事俯拾皆是。在
李培禹的文学履历中，大诗人臧
克家的出现，更有几分传奇色彩。
早在读高中时，李培禹就曾慕名
给臧克家老人寄去自己的诗作
《雷锋和我们同在》，臧老不仅写
回信悉心指导这位中学生的创

作，还将李培禹寄去的这首长诗
推荐给当时的《北京少年》杂志。
由此，结下一老一少之间的“忘年
交”，开始了二人长达 30 多年的
密切交往。臧老一句“我对你抱有
不小的希望”，不仅成为李培禹新
闻工作和文学创作上的动力，更
成为他为人处世、战胜艰难困苦、
成长成才的指南。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一部记
录阅人心得的书籍，如同一台丰
富多彩的文艺晚会。正当读者为
王洛宾、臧克家两位老人的离去
与作者一起有些黯然神伤时，下
一篇是写作者与健在的百岁老
人、著名漫画家李滨声交往的故
事。作者以诙谐幽默的笔调，通过
发生在大漫画家身上的一个个生
动有趣的故事，以及他笔下那一
幅幅令人或捧腹、或深思的漫画，
还有滨老那些变魔术时常常抖出
的“包袱”，写出滨老乐观向上、智
慧过人的人生。

《留恋的张望》一书里，作者
十分注意挖掘被张望者的内心世
界和人生追求，探索其思想精髓、
精神境界与成功秘诀，从而使“留
恋”与“张望”变得更有价值和分
量。电影艺术家于蓝把革命圣地
延安看作“世界上最艰苦最快乐
的地方”，倾尽心血投身新中国电
影艺术事业，殚精竭虑为创办国
际儿童电影节和广大青少年的成
长奔忙；获得“改革先锋奖章”的
优秀影视演员李雪健，一直秉承

“戏比天大”的信仰，兢兢业业潜
心投入演好每一个角色，在恪守
角色本分的同时挥洒他艺术上的

“死磕精神”；作家浩然“写农民，
为农民而写”，把自己的根牢牢深
扎大地、人民中间，岁月尘封不了
他的名字；词作家乔羽坚守寂寞，
为祖国、为人民奉献了全部热情
和智慧，“一条大河”永远在我们
心中流淌，波浪宽宽，奔腾不息。
乡土作家刘绍棠的执着，世纪文
化老人张中行的豁达，表演艺术
家赵丽蓉的仁慈，散文家韩少华
的真挚，著名作家梁衡的哲思，京
城作家凸凹的精诚，儿童文学作
家金波的热忱，因车祸突然离世
的资深编辑杨筱怀的敬业，著名
作曲家徐锡宜的无私，以及高中
语 文 老 师 赵 庆 培 的“ 人 梯 精
神”……在李培禹的笔下，为我们
展示了他所接触和崇仰的诸多文
人、学者的可贵品德和卓越才学，
如同一幕幕人生画卷启迪激励着
读者众生。

书中最为感人之处，我认为
还在于记述了作者与已故著名作
家李迪的真挚友情。李迪在生命
终点前的病床上完成了他的那部
著名长篇纪实作品 《十八洞村的
十八个故事》 一书的写作，搁笔
之际，他给李培禹打了最后一次
电话：“培禹兄！培禹兄……我明
天就要手术了，医生不让我多说
话……”足以见作者和李迪的感
情之深。他俩曾一起到新疆塔里
木油田采访，到辽宁丹东、山西永
和、安徽芜湖等地采风，还有许许
多多没有实现的那些约定。李迪
去世后，李培禹为他的作品和纪
念专辑出版、山西永和县李迪作
品陈列室的筹建等操劳奔忙。这
些，读一读书中的《又是遍野槐花
香》，不禁令人潸然泪下。作为培
禹的好友，我知道没有能写进书
中的后续情节：近年来由于他劳
累过度，免疫力严重下降，被诊断
为淋巴瘤晚期，在多次靶向定位、
化疗过程中，他坚持在病床上读
书写作，遥控组织指挥杂文学会
的“杂文名家进校园”活动及理事
会即将换届等日常事务，其工作
精神和与病魔斗争的勇气委实令
人感动。

爱默生说过，一心向着自己
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会给
他让路。算起来，长我一岁的培禹
兄，今年整整 70 岁了。这个年龄
的人，已阅人无数，张望无尽，但
是否有他这样的坚持，用手中的
笔翔实记录和悉心梳理这些过往
的张望，就另当别论了。我们每一
个人都应留心每一次的张望，从
看似平凡的张望中去发现值得留
恋的张望，让留恋的张望成为赋
能人生的源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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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作品展

孟秋的黄河水裹挟着八面威风，在白
浪渡口撞出低沉的呜咽声。彭江波站在锈
迹斑斑的浮桥承压舟旁，鞋底蹍过船舷上
凝结的盐碱，发出细碎的脆响。十二艘钢铁
巨舟像被抽去脊梁的巨兽，歪歪斜斜地卡
在河道里，船腹与河床摩擦出的裂痕中，枯
黄的芦苇正顺着裂缝攀爬，仿佛要将这些
庞然大物永远钉死在河滩上。

接到县河长办通报的那个早晨，彭江
波正在整理公益诉讼卷宗，阳光斜穿过百
叶窗，在“河道行洪安全”几个字上投下斑
驳的光影。卫星影像里，白浪渡口的河道被
挤占成窄窄的银线，下游的南村黄河大桥
像悬在半空的琴弦，随时可能被这些钢铁
障碍物绷断。他想起三年前在防汛指挥部
见过的场景：浑浊的洪水漫过滩涂，老乡们
抱着抢救出来的粮袋在堤岸上恸哭。而此
刻这些长期搁置的浮桥，正是悬在母亲河
咽喉的锋利刀片。

第一次勘查现场，正午的阳光将河沙
晒得发烫。彭江波踩着滚烫的沙粒靠近船
体，手刚触到锈蚀的钢板，一股腥甜的铁锈
味便顺着指缝钻上来。船舷上“平陆鲁豫浮
桥”的字样已被风雨啃噬得残缺不全，倒是
船底附着的河蚌壳密密麻麻，像给钢铁之
躯镶了层诡异的铠甲。陪同的乡干部跺了
跺开裂的河床：“去年汛期，这些家伙被洪
水推得打转，差点把下游的水文监测站撞
塌。”彭江波蹲下身，发现船底与泥沙接触
的地方已滋生出墨绿色的水藻，在浅滩积
水中形成一个个腐烂的漩涡——这哪里

是搁置的浮桥，分明是河道里溃烂的伤口。
案情研判会上，投影仪的光束在会议

室游走，照出文件上“股权纠纷”“跨省管辖”
“资金链断裂”等刺眼的关键词。当听到“相
关部门已发七次催告函仍无进展”时，彭江
波的钢笔在笔记本上划出一道深深的折
痕。他想起自己在黄河边长大的童年，爷爷
总说“河神眼里揉不得沙子”，可眼前的沙
子，却是十几年来层层堆积的行政壁垒与
企业纠葛。8月8日立案那天，他在工作日志
里写下：“当法律的天平被利益的泥沙掩埋，
检察官就是要做第一个举起铁锹的人。”

跨省磋商的渡船在河面上颠簸，深秋
的河风灌进船舱，冻得人骨头缝发紧。彭
江波望着对岸山西省平陆县的山峦，不由
得想起父亲曾说过“咱都是吃黄河水长
大，黄河是拴住晋豫两省的麻绳”。此刻，
这根麻绳却被浮桥公司的股权纠纷拧成
了撕扯不开的死结。平陆县曹川镇政府的
会议室里，浮桥公司股东们的争吵声掀翻
了屋顶：“我们投资的 300 万元打了水漂，
凭什么让我们先掏钱清障？”“河道堵了是
政府的事，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直
到他掏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逐条
解读，提到“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
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可以处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时，方才有人噤了声。
角落里，几个农民工缩成一团，衣裤上的
焊渣印记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像撒了把碎
星星——那是他们三年来未兑现的血汗。

真正的破冰发生在那个暴雨突至的

夜晚。彭江波刚回到招待所，就接到施工队
的紧急电话：股东纠集人员封堵了滩涂入
口，声称“不清算股权就同归于尽”。他冒雨
驱车赶到现场，车灯刺破黑暗中的雨幕，照
见十几个黑影站在装载机前，手中的火把
在风雨中明明灭灭。“彭检察官，你看看他
们又来阻挡施工！”施工队队长浑身湿透，
手指发抖，“明天要再不动工，黄河水位上
涨就彻底来不及了！”

彭江波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人群，火
把的热光映出几张紧绷的面孔。有个戴安
全帽的汉子从后面突然起身冲出来：“我们
不是故意闹事，血汗钱不给。上有老下有小
的，是真的被逼得没办法啊！”递过来的欠
条上，“2021年 8月”的日期已晕染开墨迹，
110 万元的欠薪数字像道狰狞欲裂的伤
口。彭江波接过欠条时，触到汉子掌心粗粝
的老茧，分明是常年握焊枪留下的硬痂，和
他父亲当年在造船厂干活时一模一样。“我
知道大家心里有气。”他提高声音，让每句
话都混着雨水落进人心里，“但这可是滋养
咱长大的母亲河啊，于心何忍？一直堵在这
里，河水暴涨，发生水灾事就大了，你们的
血汗钱只会更难要。现在清障是头等大事，
我们已经联系了审计机构，股权清算和欠
薪问题同步解决！信我一次，行吗？”

人群一下子沉默了。不知谁先放下了
火把，接着是第二支、第三支，黑暗中腾起的
白烟与雨雾缠绕，好像也在为僵局松绑。当
第一台挖掘机重新轰鸣时，彭江波发现自己
的衬衫早已透湿，黏贴在背上，分不清是雨

水还是汗水。那个戴安全帽的汉子走过来，
突然塞给他一包烟：“彭检察官，俺们信你。”
他摆摆手，重新塞回去。望着渐渐散去的人
群，骤然觉得手里沉甸甸的——那不是烟，
是二十多个家庭行将破碎的希望。

接下来的半个月，滩涂成了彭江波的
第二个家。他在临时搭建的板房里吃住，案
头摆着两省四县的行政区划图，上面用红
笔标出的协作路线像蛛网般密布。每天清
晨，他都要沿着河道走一圈，看承压舟是否
有移位，听施工队汇报进度，帮农民工核算
欠薪金额。有个外地送材料的客户，差点儿
把他当成了施工监理。彭江波有次蹲在地
上吃泡面时，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跑过
来，往他手里塞了颗水果糖：“叔叔，我爸爸
说你是好人。”糖纸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油
然想起自己的女儿，此刻应该正在学校的
操场上玩耍，而他已经20天没回过家了。

最惊险的时刻出现在 10 月 25 日。连
续两日的秋雨让黄河水位暴涨，最后三艘
承压舟被泥沙死死卡住，起吊机的钢索发
出令人心惊胆寒的吱嘎声。彭江波站在齐
膝深的河水里，指挥挖泥船清理船底淤
沙，冰冷的河水灌进雨靴，冻得他牙关打
颤。倏地，钢索传来异常的颤动，驾驶员大
喊：“承重超限！”彭江波当机立断：“暂停
起吊，先加固船体！”雨点狂乱地砸在安全
帽上，他盯着慢慢倾斜的船体，想起爷爷
讲过的黄河故事——老船工在险滩救人
时，靠的不是蛮劲，而是冷静的判断。当最
后一艘船被拖离河道时，天已破晓，东边
的云层裂开缝隙，阳光像金箭般射在湿漉
漉的河滩上，照见泥水里蜿蜒的水痕，像
极了母亲河欣慰的泪光。

清障完毕那天，彭江波独自来到渡口。
曾经布满钢铁废墟的滩涂已恢复平整，新
栽的芦苇苗在浅水中轻轻摇曳。远处，平陆
县检察院的检察官同仁正跨过浮桥走来，
手中捧着刚会签的《跨区域检察协作意见》，
纸张在风中发出清脆的回响。他弯腰捡起
一块锈蚀的钢板残片，上面的螺纹还清晰
可见，这是三年搁置留下的印记，也是见证
两省检察机关破冰协作的一枚难忘的勋章。

返程的渡船上，夕阳将河面染成琥珀
色。彭江波望着渐渐远去的白浪渡口，想起
清理现场时看到的一幕：那个扎羊角辫的
小女孩站在岸边，向每艘驶离的承压舟挥
手，仿佛在和纠缠三年的噩梦告别。河风带
来远处的歌声，是当地百姓在唱《黄河船夫
曲》，粗犷的调子穿过层层波浪，在心底激
荡。他知道，自己守护的不仅是一段河道，更
是千万人对母亲河的信仰——当法治的阳
光驱散利益的阴霾，黄河的安澜，才是给这片
厚重土地最庄严的承诺。

暮色四合，手机悄然震动，是施工队
队长发来的消息：“彭检察官，最后一笔欠
薪到账了，兄弟们说要给你送面锦旗。”彭
江波笑了笑回复：“锦旗就免了，让大家把
日子过红火，比什么都强。”收起手机，他望
向渐深的夜色，河道里的航标灯次第亮起，
像一串散落在黑丝绒上的珍珠，照亮着母
亲河前行的方向。
（作者单位：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检察院）

破冰黄河滩
张中杰

“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在杜甫的
诗里，枇杷是一种色香味俱佳的水果。

又到一年枇杷成熟季。检察官老纪嘴
里哼着小曲，手里提着一篮黄澄澄的枇杷
走进了办公室。他刚从双髻山回来，从扶贫
联系点买了水果，特地带回来给大家尝尝。

我接过那篮子，只见篮中枇杷个头饱
满，皮色金黄，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微微的
光泽，比我记忆中的要大许多。“现在双髻
山的枇杷，可不同往日了。由于使用了新品
种、新技术，结出的果子又大又甜。”老纪搓
着手说，脸上的老褶子微笑起来堆成了一
朵花。

捏起一颗枇杷，轻轻剥开那层薄皮，汁
水立刻渗了出来，沾在指尖上，黏黏的。回想
起小时候，家里的枇杷树虽多，果肉却少得
可怜，酸涩者占十之八九，甜者不过一二。每
逢枇杷成熟季节，我们这些孩童便爬上树
去专拣那黄得透亮的摘，余下的任其在枝
头自生自灭。轻轻咬一口老纪拿来的枇杷，
汁水在口中化开，甜而不涩，口感鲜美。在美
食的诱惑下，我们决定周末徒步探访双髻
山，去了解这甜蜜和丰美。

双髻山位于广东省大埔县西南处，距县
城大约13公里，山巅之上，有双峦高耸入云。
远眺之，恰如古时妇人的螺髻一般，因而
得名。

早上，晨雾尚未散尽，我们便踩着露
水浸润的青石板路往山坳深处走去，沾着
水珠的树叶在风里簌簌作响。转过几个路
口后，金灿灿的枇杷园撞进眼帘。山坡上，

成片的枇杷树低垂着，金黄的果实缀满枝
头，像一盏盏小灯笼，点亮了青翠的丘陵。
山风吹过，果子便轻轻晃动，仿佛在向远道
而来的行人招手。一位五十多岁的守园大
叔正在给果篮系红绸，老纪便上前与他交
流起来。

“这些都是城里老板订购的，果子鲜
美，价格公道，省农科院的专家教我们用上
了套袋技术，果锈少了八成……”大叔粗糙
的指节摩挲着光滑的果皮，眼底泛着蜜色
光晕，长满老褶的脸上满是幸福。

晨光绕过观景台，风里飘着的枇杷香
流向村尾，将我们一路牵引。一位 80 多岁
的阿婆坐在青砖老屋前煎熬枇杷膏，铁锅
里的琥珀色浆液咕嘟冒泡。“以前挑到镇上
年年烂半筐，如今手机一响，快递车就开到
晒谷坪，在家就能挣大钱。”她指着门楣上
蓝底白字的“电商示范户”铁牌，皱纹里淌
出笑意。而墙根摞着印有二维码的牛皮纸
箱，在晨光里似是堆叠的金砖。

沿着山路一直向前，当阳光漫过整片
山峦时，我们遇见了返乡创业的姑娘阿梅，
她热情地招呼我们一起试吃新制的枇杷花
茶。“您闻闻这花香，我们正在研发枇杷花

茶包，希望能够进入大湾区的商超。”她身
后的墙上，原本一片老屋的灰墙被斑斓的
彩绘覆盖。画中，戴斗笠的农妇弯腰插秧，
孩童追逐着蜻蜓跑过田埂，远处是层层叠
叠的梯田与云雾缭绕的峰峦。这片老墙成
为展现浓浓乡愁的画卷，也是新农人对乡
村全面振兴的美好愿景。阿梅一边煮茶，一
边在墙上补着色，颜料盘里的赭石与藤黄，
与山间的枇杷黄遥相呼应。她说，这是去年
美术学院“百千万工程”突击队的暑期实践
项目，她刚好在大学选修过美术，可以尽一
份力，让每一面墙都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
注脚。

春风拂山岗，我们趁着丝丝凉意踏上
返程的路。炊烟在林间袅袅升起，仿佛看见
那些年跟着父辈进城打工的后生们，正把
在城市学会的代码、美学、契约精神，像嫁
接枇杷嫩枝般细细接到故乡的砧木上。暮
色渐浓，我和老纪坐在双髻山的凉亭里剥
枇杷，品尝着香甜果肉，交流着彼此关心的
话题。

看着一排排枇杷树整齐排列，像是一
群穿着制服的士兵，洋溢着新时代的气息，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偷摘枇杷的情景。那时，

枇杷树少且珍贵，但嘴馋驱使着我们几个
孩子铤而走险，趁着午休时分溜进果园，专
挑那些向阳的果子摘。有一回被看园人发
现，我们四散奔逃，我更是慌不择路，被树
枝划破了胳膊，至今还留着一道淡淡的疤
痕……闲聊中，发现山坡上还有几株幸存
的野枇杷树，果子小了许多，稀稀拉拉地挂
在枝头。我摘下一颗，剥开尝了尝，酸涩中
带着一丝微甜，正是记忆中的味道。老纪
说，改良过的枇杷，甜则甜矣，却总不如野
生的耐放。几年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的野
径，如今成了一条蜿蜒的徒步绿道，水泥路
贴着山势盘旋而上，两侧的紫荆与木棉开
得正艳。

山岚起处，双髻山隐入云霭。“乡村的
蜕变，从来不只是砖瓦的翻新，更是人与
土地关系的重塑。”老纪的总结总是这样掷
地有声。山间的月色清冷，淌过新修的水
渠，流过新铺好的沥青村道，最后汇入流淌
了千百年不变的梅潭河，河水依旧滔滔，却
不再有妇 人 凌 晨 四 点 打 水 煮 猪 食 的 吱
呀声。

枇杷黄了一年又一年，但如今的黄，
是牛皮纸箱里堆叠的金砖，是铁锅里滚滚
沸腾的甜蜜，是紫砂壶里飘向大湾区的那
一缕茶香。村口那株不知岁月的老枇杷树
依然苍劲，虬枝上系满祈福的红绸，在霞光
中轻轻摇晃，恍若母亲送别时挥动的手帕。
我知道，当明年枇杷再黄时，这条徒步路上
定会再添更多风景。
（作者单位：广东省大埔县人民检察院）

双髻山的枇杷黄了
朱文凯

谁持彩练当空舞 吕富荣摄影

那一年，我参加高考，心里既紧张又
忐忑。回到家里，我对父亲说：“你陪我去高
考吧，别的同学都有家长陪。”

父亲正在堂屋内编一只柳筐，抬起头
笑吟吟地看着我：“好！”

考场在市区的一所中学里，而我家住
在偏远的郊县农村，离市区有 20 多公里。
我和父亲在高考前一天坐车到市里，然后
在考场附近找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再进
入考场。为了能让我晚间休息好，父亲特地
订了个两人的小单间。小单间里面有两张
床，我想，我和父亲一人一张。

在旅馆里安顿好后，父亲又特地带着
我去考场“踩点”，熟悉一下考场的位置、行
车路线以及考场周围的环境等具体情况。
再回到旅馆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父
亲看了看窗外，转头对我说：“你早些睡吧，
好好养足精神，明天好好考！”之后又说：

“天热，我睡不着，旅馆旁边有个小公园，我
去那里凉快凉快。”

我感到身体有些疲乏，便胡乱地答应
了一声，脱了衣服倒在床上，不一会儿便呼
呼睡着了。

翌日，当我一觉醒来，发现父亲不在，
床铺收拾得齐齐整整，床单也平展得没有
一丝皱痕，就好像昨晚根本没有人睡过似
的。我刚洗漱完毕，父亲拎着油条、豆浆和茶
叶蛋从门外走了进来：“快过来吃饭，咱们早
点去考场。”吃饭时，我发现父亲脸上有些倦
色，还不断地打着哈欠，便问他是不是昨晚

没有睡好。父亲笑笑：“睡惯了家里的床，冷
不丁在旅店睡，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第一天考试考下来，自我感觉考得还
不错，卷面上答得满满登登，没留下一块空
白。父亲听了很高兴，去外面买了烤鸡腿犒
劳我，而他却就着白菜吃着早晨剩下的干
油条。我咬了一口烤鸡腿，然后递给了父
亲。父亲抬手把烤鸡腿挡了回来：“你吃，你
考试脑袋需要营养。”

晚饭后，父亲又像昨天那样，对着我
扔下一句：“你早些睡吧，好好养足精神，明
天继续好好考！”然后就又出门去公园里纳

凉了。
很快，三天高考就匆匆过去了，我和

父亲又坐着大巴车回到郊县农村的家里。
当天晚上，睡在父母隔壁屋里的我，无意中
听到了父母的一番对话——

“孩儿她妈，帮我按下腰吧，我的腰痛
得快要折了！”

“咋？腰痛病又犯了？”
“我在公园的长椅上睡了整整三个晚

上，腰痛病能不犯吗？”
“不是住在旅馆里吗？你去公园的长

椅上睡觉做什么？”
“你不是总说我睡觉打呼噜声音大得

像牛叫吗？我怕在旅馆睡，影响咱孩子休
息，耽误他高考！”……

那一刻，躺在黑暗中的我，泪如泉涌。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

区人民检察院）

陪 考
佟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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